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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的零食 

 

虽然不是出生在困难时期，但在那个一切都要凭票证的年代，零食这东西

只能解个嘴馋，不饱肚子，显然是个多余开支，于是变成稀罕之物。我家仗着

是军属待遇，能够一日三餐米饭管饱，还零星有荤菜可吃就相当不错了。吃饱

了饭，还想零食，可不就是奢望！ 

母亲年轻时性格很是争强好胜，在我出生那年坐到了妇女队长的位置，于

是就把我扔给姨妈和舅舅。我一会被带到舅舅家，转天又被姨妈接走。几个表

姐表哥比我大不少，具备了自由活动能力，没人和我玩，更谈不上照顾我。两

三岁时，我常常一个人走出门到处晃悠，好在那时民风淳厚，小镇上也就一条

窄街，不过几十米，除了行人根本就没车走。这么小的一个孩子独自在街上，

并不让人诧异。我的目的地是小街尽头处的小桥。桥上常有一个小集市，零零

落落有卖菜的，卖针头线脑的，还有些卖熟食的。我特别爱凑热闹，哪里人多

就往哪里钻。秋冬季节，常有个老头推辆小车卖甘蔗。老家并不盛产甘蔗，估

计是自己房前屋后种来吃，然后偷偷拿出来卖挣些油盐钱。那时的糖还是个稀

罕物，甘蔗这东西倒是个很好的替代品，老头摊前人气总是很旺。我当然没有

钱，甚至还不知道钱是啥样干啥用的，只是蹲在地上捡老头剁下不要的甘蔗尖，

学着人家吃的模样一顿狂啃，虽然小小的乳牙啃不动硬硬的甘蔗，好歹能尝到

些甜味，我便乐此不疲。一次正啃得带劲，不料被一亲戚看到，她上前抱起我，

转身向老头买了根长长的甘蔗。一手拖着甘蔗，一手抱着我，一路冲着舅舅家

嚷去：“快来看你家这伢，捡地上的高粱（老家把本地甘蔗称为高粱，但不是

北方的高粱）吃哦！”一条街都听见了她的大嗓门。舅母闻声而出，一把接过

我，脸上挂着尴尬的笑。对这一幕我当然是没有记忆，所有的细节都是在亲戚

们年复一年津津乐道中得知的。但对甘蔗的喜爱这辈子是改不掉了，稍大一些，

因为急着吃刚买到手的甘蔗，没等母亲拿刀来削皮，就用手去掰，结果被锋利

的甘蔗皮差点削掉了小拇指尖，现在还留着好明显的一道伤痕。 

还好老家是鱼米之乡，湖里常有些让小孩子解馋的东西—莲蓬、藕尖、

菱角之类的，几乎都是随手可得之物。后来长大一些迁到县里，这些东西得用

钱买，而大人们的钱有更值得用的地方，用来解馋的只有口水。好在，我那时

已经有父亲探家时带回的泡泡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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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能吃上泡泡糖的孩子可不多，本地小店无售，只能从省城带回来。糖

的包装一看就挺吸引人，六七公分长，扁扁的，红白相间的糖纸上一个梳着羊

角小辫的女孩吹着一个比她头还大的泡泡。于是便觉得泡泡糖一定能吹出这样

大的泡泡。母亲一次只给我一颗泡泡糖，我总认为吹的泡泡不够大是因为吃得

不够多。好不容易有一天母亲心情好，经不住我的苦苦央求，她给了三颗，我

一气全塞进嘴里，嘴小糖多，差点噎住。我拼命地嚼啊嚼，使劲地吹啊吹，腮

帮子都吹疼了，最终只能承认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被围观的小伙伴们嘲笑

了个够。以至后来再吃泡泡糖时，只是把甜味嚼完就吐掉，再也不炫耀吹泡泡

了。 

随军跟着父亲到了省城，人也大了不少。住在部队大院，简直是来到了广

阔天地，真正是大有作为，太多可以解嘴馋的东西了。东边有个大果园，苹果、

梨、葡萄、枇杷，四时水果一应俱全，甚至还有核桃树，当然这些水果不是随

便可以摘走的。我们常常需要翻墙进院，偷偷绕过看园人，如果被发现，那就

要看你的百米跑速度咋样啦！不然，被人追到家里，一顿训斥是少不了的。西

边有一座小山包，有几棵大桑树，这个不用翻墙，也不用爬树，地下常落满紫

色的桑果，爱捡多少就多少，只是注意不要让桑果汁弄脏了衣服而被大人骂就

是了。就连屋后的杂草丛中，也有不少可以入口的野果。而大院里随处可见的

不知名的四叶草，开紫红色的小喇叭花，酸酸的茎嚼嚼也是相当开胃的。物产

丰富不说，关键全是免费，不用看大人脸色讨那几分零花钱用。 

当然，如果有了几分零花钱，我肯定是拿到学校门口花上两分钱买上一份

糯米糖稀，其实是麦芽糖，拿上两根小棍，以垂直身体的方位顺时针搅拌拉扯，

如此这般，直到黄色的糖稀变成香槟色的糖条，而且韧性越来越好，越扯越有

劲。这东西，玩的过程比吃的乐趣要大得多。男孩子们常常没耐性，扯了两下

就塞进嘴里。而女孩子们就乐此不疲，甚至上课还偷偷拿出来玩呢，直到干透

了拉不动才吃掉。后来，也许大家的零用钱都多了，花两分钱买来的糖稀都不

吃，只是拿来当玩具，把零食的功能提高到了精神境界。 

那时的零食真的还有不少。“老鼠屎”，其实是用陈皮做成的像小黑豆形

状的干果，因为形似得了个这样的“雅号”。“糖豌豆”，用糖粉裹着黄豆烤

制的，这个名字不奇怪。“红辣椒”，其实是白糖腌渍的杨桃干片，不知怎么

会是红色，而杨桃一分为四倒也挺像辣椒的，只是一个酸甜，一个辛辣，味道

就大相径庭了。上了初中，对这些个小零食就不大感兴趣了，学校门口常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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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卖炒货的老头，于是爱上了炒瓜子。用报纸包着的一小包，只要五分钱，还

可以拿粮票换。初中三年下来，我已经练成了嗑瓜子的高手，嗑得又快又好，

在班上的同学中是我认第二没人认第一。 

现在的零食已经有一个很大气的学名—休闲食品，品种之丰富几乎成为

一个产业；现在的孩子想吃零食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只是不知道，他们从零

食中得到的快乐是不是和我们当年一样？ 

 

 

 

恐惧的记忆 

 

从小胆子就小。这个胆子小有两种表现，一种是表现极乖，很听大人的话，

叫往东绝不敢往西，大了就是个极没主意常常找不到自己位置的人。另一种表

现是真正意义上的胆子小，怕听恐怖故事，怕子虚乌有的鬼，怕生病，怕死亡，

甚至是害怕一切未知的事情。 

第一次恐惧的记忆来自外公的去世。小时外公最疼我，同严厉的母亲相比，

他对我几乎是百依百顺，宠爱有加。我懂事后，姨妈表姐们总是会说，你外公

不是因为那天背着你太累，也许不会那么早走，都还不到六十岁。我知道，她

们不是责备我，只是感叹上天这样仓促的安排。 

那时我不满五岁，外公沿着江堤走了数十公里的路把我送到姨妈家。他爱

喝酒，每天无酒不欢。那天差不多一直背着我在走，为了解乏就不觉多喝了两

杯，晚上心脏病突发因抢救不及而不治。小镇里办丧事和农村差不多，亲人的

遗体一定要摆在家里最显眼的堂屋停上几天才可下葬，这是风俗，也是表示亲

人不舍之意。按理我跟外公很亲，外公走了我会伤心，可我那时太小，压根不

知道亲人离世的悲痛。我只是觉得外公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穿着平时从没穿过

的黑衣服，周围也都是黑压压的，大人们的脸色也都是阴沉的。那副情形让我

感到可怕，继而是恐惧。那几天，我要么是一整天在外疯玩不着家，要么是躲

在房里不出来，被大人拎到堂屋就会放声大哭，直到他们放开我为止。至今我

连外公的容颜都无法想起，却总记得那间恐怖的堂屋。过后，外公的遗像一直

挂在大舅家里，由此整个童年，我都不愿去大舅家，过年时被逼去了也要避免

进挂照片的那间屋子。大舅直到今天还在埋怨我不喜欢他，从不去看他，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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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哪里知道内中究竟。对一个孩子来说，恐惧远甚于亲情。 

稍大了一些，上了小学、初中，生活中倒再没有遇到亲人离世的事情。但

还是害怕一切与死亡有关的事物，哪怕只是故事里、电影电视上。所以我从来

不敢听鬼故事。有些促狭的小伙伴只要觊觎我的零食和玩具，就会在我耳边轻

轻说上一句“深夜，在医院的停尸房里……”，我马上会大叫着跑开，并且答

应他们的一切要求。 

记得有一次和楼下的一个小女孩去看电影，那电影是《画皮》，香港出品，

朱虹出演狐精。整个片子的色调阴森，配乐骇人，特别是挖心的镜头做得特别

逼真。两个刚十岁出头的小姑娘吓得灵魂出窍，两手牢牢掩住耳朵，闭紧眼睛，

脚早就发软，连夺路而逃、中途离场的力气都没有了。好不容易挨到散场，剧

情肯定是没有弄清楚了，偶尔睁开眼睛看到的那一两个恐怖镜头倒是挥之不

去。一路往家走，一路回头，虽然周围有一群小伙伴，还有大人陪伴，但还是

生怕后面冒出个黑乎乎白惨惨的女鬼来。 

好不容易挨到家，那个女孩坚决要求和我一起回家同床睡觉，她父母也拗

不过，只好同意了。我原来一直睡着一张一米二宽的中床，两个孩子睡也还宽

绰，母亲让我们一人睡一头，更舒服些。我俩一直都在回想着那些镜头，裹紧

被子，身子蜷缩着，始终睡不着，但是也不敢说话，怕招惹鬼过来吧？后来到

底是抵不过困劲，沉沉睡去。 

一袭黑袍，脸色惨白，眼睛里却冒出鲜血的女鬼扑了过来，我转身想逃，

却怎么都挪不动腿……天还没亮，我被噩梦吓醒，梦的内容和电影里几乎一模

一样，只不过变成了身临其境。真正清醒过后，才发现自己一身是汗，怀里抱

着的那个女孩的一条腿紧紧地压在胸口上。她也醒了，也是一身湿透，怀里抱

着的是我的两条腿。原来她和我做了同样的梦。 

打那以后，我发誓再也不看这样的电影了。就算是普通的剧情片，只要情

节发展得有些可疑，甚至是音乐有所变化，我都会即刻闭上眼睛掩上耳朵，完

全不理同伴的哂笑，只要我看不见听不见就好。这个习惯一直保持了很久，到

现在，还是不看恐怖片，再惊险刺激都不看，不是害怕，而是因为时间长了，

完全丧失了兴趣。 

成年后，才不怕所谓的鬼，也明白了鬼吓人不可怕、人吓人才可怕的道理，

而对于死亡，一个生命必经的过程，我有了审视的勇气，还有发自内心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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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庚” 

 

 

她的名字里有个“静”字。静，无非是安静、娴静的意思，不知道父母给

她起名字时是不是包含了这样的期望。她是家里的老小，上面有哥哥姐姐，父

亲是老红军，有她时已经快六十了，是个军级干部。可以想象，在这样的高干

家庭长大，有父母哥姐宠着，她能静下来才怪。 

我住进部队大院时，她已经是整个大院的孩子王，那时她也才八九岁。一

个女孩子成了全体孩子的头，可想见是个多么厉害的角色。当然，她爸当的官

最大，这是不是她厉害的原因？我当时也弄不明白，反正是所有孩子都服她，

无论男女大小。现在想来是她爸的官大，贪玩闯祸能够被罩着，她又是家里最

小的女儿，老爸疼都疼不过来，再闯祸也不会受责备。不过，好像谁也没有把

她当女孩看，头发短不说，整天也是穿着小号的军装，从来都不会穿裙子，长

大后也是如此，一条休闲裤走遍天下。她的个子当时已经像个少年，比我足足

高过大半个头去。性格也是大大咧咧，一说话就会习惯地拍对面人的肩膀；力

气又大，没有孩子敢轻易和她对着干。这样说来，她成为孩子王是理所当然的。

我一搬来，就自然而然地投到了她的麾下，和她走得颇近，因为我俩是“老庚”，

这是老家对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人的称呼，自然就处得亲密。 

那时，我俩除了上学不在一起（我上学早，比她高一年级），其他时间几

乎全粘在一块。组织全体孩子玩打仗，玩沙子堆碉堡，去果园偷水果……除了

女孩子们爱玩的跳皮筋、过家家之类的，无所不为。这些时候，我都紧紧跟在

她后面，亦步亦趋，未免常得些好处，比如分到好的“作战位置”，分果子时

也会比别人多。好些不服的小男孩常叫我跟屁虫，当然当着她的面不敢叫，我

也不理会那些小男孩，有本事你也和她是“老庚”啊。 

不知道她为什么会那么喜欢玩打仗的游戏，大概是受她爸的影响。可我每

次去她家，都见不到她父亲，她母亲也见得少。哥姐当兵都出去了，整个家几

乎就是她和一个老保姆的天下，老保姆在她家呆了二十几年，已快七十了，根

本管不了她，所以她大可为所欲为。天气好的时候，我们的“战场”在院子后

面一大片长满了杂草的树林里，间或有几块乱石，用来“开战”是再好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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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内容无非是好人打坏蛋，坏蛋到处藏，这是孩子乐此不疲的游戏。

如果下雨，我们的头其实是不在乎打水仗的，但其他孩子顶不住就跑回家。我

们的“战场”就会转移到她家里。很奇怪，虽然她在家里完全是称王称霸，但

她并不带其他孩子回家，除了我。 

她的家，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个豪宅。地方宽敞是肯定的，全屋木地板，

保姆有保姆房，还有贮藏室，虽然很小，但不止一间，一间放吃的，一间放杂

物。还是七十年代末，她家里已经有台黑白电视机，虽然还没有啥电视节目看，

但也是稀罕得很。我是很喜欢坐在那台电视机前看并不清晰的画面的。不过，

她是一点都没法静下来的，看不了几分钟就要拖着我开始“打仗”。 

两个人在家里“开仗”那就是场“肉搏战”啊。其实也不过就是两个人推

推搡搡，在地板上翻来滚去。她力气大，个头又高，我哪里是她的对手，但也

不甘心“束手就擒”，每每也会做“垂死挣扎”。一时间“硝烟四起”，我俩

从这个屋到那个房，一路疯跑，你逃我追，最后在地板上滚作一团，以我一声

哀鸣“不玩了！”为终，老保姆站在厨房门口只有出气却没有出声的份，最后

还得打扫“战场”。她从来没有先罢手的意思，只有一次，她把我推到了床边，

我一头撞在了床架上，鼻子一酸，当时我的眼泪马上就下来了。说实话，每次

“打仗”我都输，但从未哭过。这次倒把她吓了一跳，赶紧扒开我捂住脸的手，

可我脸上并无异状。在镜子前左照右照，我也没看出些啥。只感觉到两眼间的

鼻梁处火辣辣地疼。这次“战斗”草草结束，大概觉得不好意思，她塞给我两

个大红苹果，这也是从没有过的事，每次都是老保姆给我拿东西吃，她从来不

做这些婆婆妈妈的事。其实我倒没有怪她的意思，不是不想怪，那可不是一般

的疼啊，只是不敢怪，怕她以后再也不和我玩。 

后来，我才知道，那一撞其实是撞伤了鼻梁，断没断，我也没敢让父母带

我上医院检查，现在也是个谜，反正表面上啥也看不到。只知道疼了几天之后，

我的鼻梁慢慢隆起了一些，变高了不少，显得挺拔俊秀起来，这是后话。自从

那次之后，我俩再也没有进行过“肉搏战”，不知是她还是我，亦或是我俩都

有了心理障碍；也许因为长大了，再也不玩这小孩子的游戏了。 

我俩还是在一起玩，可关系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是些什么变化也说不清。

没过多久，我家搬到大院外边，虽然也不过二十分钟的路程，但毕竟没有以前

方便。这时，已是我小学的最后一个暑假，九月开学，我就是初中生了。再以

后，我俩只会在寒暑假见面。夏天一起去游泳，冬天也还会一起玩雪。慢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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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的年纪更大了，她也搬了一次家，家里有了前后院，大门外还有站岗的士

兵，我去找她也没那么方便。好不容易偶尔见一次面，大家也就是聊聊天，谈

谈近况，我也会聊到新交的朋友，可她好像一直没有新朋友了。 

再后来，父亲调动了工作，我家搬得更远了。我上高中，上大学，她比我

晚一年级但又复读了一年，也于两年后考上了一所医学院。再后来，我远离家

乡工作，维系我们的只是信件，也是零零落落的，信也很短，只有几句话的近

况，大家在信里也从来没提过儿时的事情，也许都觉得不值一提。只知道她又

考上了研究生，那时我已经结婚有了自己的家。 

我俩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我儿子的满月酒上，我特意打电话请她过来的。

酒店里闹哄哄的，我俩在餐厅门口聊了两句，她说她研究生选择的专业是妇产

科，我很惊讶地问为什么，我觉得她应该是拿手术刀的那种医生。她说自己是

女人，做外科医生怎么也比不过男人，做内科医生又觉得没意思。口气虽然是

淡淡的，但她的神情有一些落寞，完全不像我从小认识的她。 

最后，我抱着儿子出门送她。她只往我手里看了看儿子熟睡的脸，并不像

我别的女朋友那样伸手过来要抱，问了一句：“你先生对你好吗？”我说：“还

行，大学校友。”她又蹦出一句：“你觉得这样的生活有意思吗？”我愣了一

下才说：“大家不都是这样的吗？”她半天再也没说话，直到向我告别。 

这一别就是真正的再见，那以后，我俩再也没有联系过。十五年又过去了，

才发现除了她的名字，我再也没有其他关于她的任何信息，就连她就读的那所

医学院也已经合并到另一所大学，改了名字。而她的名字，一个极为普通的名

字，在中国，估计能有几十万人都在用着。 

我不知道这辈子是否还有可能再见到她，我更不知道，如果再见面，我们

能再说些什么。岁月里，我们早已遗失了童年。 

 

 

 

被唤醒的英雄梦 

 

 

说实话，在我那些曾经五光十色、异想天开的梦想里面，从未有过当英雄

的梦想。也许是性别缘故，也许是个性使然。那些在银幕上、书本中的英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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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高大、完美，让人仰视，却离生活太远，一个在和平时期安稳平静的家庭中

长大的女孩，她的梦想是现实而容易达成的。 

其实，我也知道，身为两代军人之后，我身上依然寄托着父辈们叱咤疆场、

横扫千军的梦想，这从他们为我取的名字中就可以感受得到。祖父当年在家乡

跟随贺龙干革命参加了红军，后来红军转移时，祖父却因一念之差，抵不住新

婚妻子的眼泪，中止了本应义无反顾的步伐，回到了刚从地主那里分来的土地

上。父亲，一名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入伍的老兵，提干八年却未能进入党的队伍，

这让父亲失去了很多机会，亦使祖父抱憾终生。祖父和父亲极具军人气质，在

我看来，如果在战场上，他们一定会成为真正的英雄，虽然现在，他们一个是

终老在家乡土地上的普通干部，一个是为部队贡献了一辈子的退休军人，全都

像一滴水一样默默无闻、平平常常。 

从小生活在军营，长大了，工作了，也没有离开过部队的圈子。英雄，这

个在军营里常常会被提到的字眼，却是远远挂在天边的一颗星星。 

一年夏天随特种兵们野外训练，头顶烈日，跋山涉水，跟在肩负重达好几

十公斤装备的士兵后面，我空着手、咬着牙，努力不让自己掉队。特种兵们很

轻松，涂了伪装油的黑脸上常常都是笑容，露出雪白的牙齿。我还知道，他们

在不影响完成任务的情况下，悄悄地放慢脚步，使我能跟上他们的步伐。在走

完七十余公里后，紧接着还要进行徒手攀壁、走绳桥等训练项目。看着特种兵

们在岩壁上矫捷的身影，我虽然已全身乏力，但还是禁不住跃跃一试。最后，

我是被两条安全绳拉上山顶的。站在山顶，极目远眺，再回过头来看周围黑乎

乎的脸蛋和结着一层层盐霜的迷彩服，我突然发觉，那颗挂在天边沉默的星星

开始放射出炫目的光芒。 

人总要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才能发现自己，这种发现往往会令自己大吃一

惊。一次旅行途中，火车到达某站，我下车购买食物。当付完钱接过饭盒的一

刹那，突然觉得有些异样，一团黑影在眼前晃动。是小偷！我马上反应过来，

那只贼手已经伸进我的袋子里，就因为我的觉察而猛地缩了回去。“小偷！抓

小偷！”听见我大叫，那贼竟然不逃，反而死死盯着我，右手握拳作挥动状。

我直接的反应就是猛地踢出一脚，也不知踢中没有，嘴里还在朝他嚷：“怎样？

你偷东西，你这个臭小偷！”身子就势也在向前冲，想来是一副拼命三郎的模

样。也许当时我的动作太出人意料，这个小偷和他的同伙竟然没敢再进一步动

作，一瞬间四处散去。这时我才发现，就在这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站台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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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散得干干净净，只有每节车厢的乘务员站在门前，漠然地像什么都没看到。

那一刻，我像一个真正的英雄，孤独、自豪，还有悲壮。 

英雄梦，就像是一个已经存在于血液里的神秘的召唤，不知又会在何时何

地，将我唤醒。 

 

 

 

主 角 

 

 

虽是初夏，下午三点，阳光还是把城市变成了桑拿房。车里冷气呜呜地吹，

还是抵不过太阳的威力。早上八点出门，驾车在医院和机场间跑了一大圈，踩

着下午小区里邻居们上班的点进了院门。 

小区准备再盖一幢楼，从春节后开始打桩，天天热火朝天。本来就窄的道

就更没法周济得开。前面一辆车堵住去车场的路，只好给点耐心停下来等。明

亮的阳光晃得人睁不开眼，眼前是白花花的一片。 

就在这一刻，右前方赫然出现一台丰田霸道的“大屁股”，啊，我本能地

扑在方向盘上，凄厉的喇叭声没有压过“砰”的一声闷响，我的车子好像轻微

摇晃了一晃。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不过还有一个念头是清晰的：撞了？被撞

了！在自己家门口被撞！！！ 

我平生第一次做主演的角色登场了。 

不过几秒钟，还是定了定神，心里存着一丝奢望，要对咱大众公司有信心

嘛！下车，往车头一站，头有点晕……德国佬不如日本小子厉害，高高大大的

霸道一点小痕都没有，帕萨特的右前方已经瘪得失了态，成了一副人瘦马欺的

状态。 

霸道上的司机小伙子已从车上冲下来连说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什么意思？霸道上没有倒后镜吗？还是马力足，一踩油门就

是一百米？ 

 我嚷了几句，有点语无伦次，大致就是想表达以上的意思。 

 话是说得不太清楚，脑子还是清醒的。先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没一点印象！赶紧打电话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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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着我这头气急败坏，那头的声音冷静得像大酒店里的空调。“哦，撞哪

了？报警吧，122。”收线！ 

霸道小伙一直在旁看着我打电话没吱声，听我说122，这才喃喃地说，“别

报警了，我负责帮你修好。”你负责？不报警？不合规矩吧？ 

还是拨了122，一口气连续报告完毕才发现那霸道小伙也打了几个电话。

这时，周围已经不少人，小区里喇叭声此起彼伏，保安在疏导车辆。还有一个

叫我把车移开，免得挡了道！ 

移开？这不是破坏现场吗？我干吗要移？移了知道是谁的责任？……这

时我这个主角的台词一串串地甩出去了。 

身边和我对台词的人越来越多: 

“先把车移开，他们会帮你修的。”保安主任息事宁人。“我肯定给你修

好，现在领导要下来了……”霸道司机不怕修车，只怕领导；而被霸道小伙电

话招来的某个小头目最牛：“现在这样堵在这给领导看到像什么样子？！赶快

移开！”什么领导，关我屁事！领导的车就能撞别人的车了？！我心一横，都

逼到这一步了，既然孤军奋战，得拿出点英雄气概来。 

“不能移！等警察来了再说！”主角的话是掷地有声。 

交警叔叔的形象这时显得如此亲切，我从来没有这么盼望着他们的出现，

夜半三更盼天明啊。 

报警后十五分钟（这速度没有比较，是快是慢有待查证），亲爱的交警叔

叔骑着周身闪亮的摩托犹如骑白马的王子一般劈开塞车的阻挠到来。 

交警叔叔绷着脸，没对渴盼的我露出一丝笑容。眼看着他跳下“白马”，

我凑上去赶紧说了事故经过。这位救星看了现场不过一分钟，没拍照，问了一

句有没有人员受伤，然后说把车移到边上去吧！ 

不亚于圣旨啊，我一没犹豫二话没说，上车打火，左转靠边停靠。 

霸道司机的小头目和交警在套近乎，瞧咱们秉公办事的好交警一声不吭，

开单查证，刷刷刷，不到两分钟，一张事故处理单搞定。处理结果“由Ａ方负

全责，帮Ｂ方修车”。这会我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交警叔叔走了，周围的人也散了，霸道司机和小头目向着我调侃起来：“都

是一个小区里住着的人，还怕跑了，非要叫警察来，说了负责给你修嘛！”那

眼神仿佛我就是块冥顽不化的石头。 

主角这会像是泄了气的皮球，心说，这世道咱能信谁啊？有了这张处理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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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的事有个冬瓜豆腐的，也能找个说理的地去。 

车子要开去修理厂,经理亲自来接的，态度很诚恳，保证一天之内修好。

半下午的又惊又累总算过去了。在家门口被撞，被迫当了回主角，不过，这样

的主角谁爱当谁当去，这辈子我可是不想做第二回了。 

 

 

 

独孤求败 

 

 

我被“隆重”推举为单位参加乒乓球赛唯一的女选手，为不负厚望，不惜

自掏人民币若干到体育馆临阵磨刀。 

临赛前晚，花言巧语加上威逼利诱让某人陪我练球。可怜的某人，最后被

折磨得面无人色，语无伦次，只会机械地喂球，让我狠扣，还不停地说是为了

给我增加自信。 

于是，第二天，我怀揣着满满的自信，斗志昂扬地奔赴赛场。 

偌大的体育馆里，阵势是很吓人的。单位去年是小组最后一名，没赢过一

场。今年又抽到和去年的冠、亚军一组，名曰死亡之组。这对我倒是幸运的，

不管输成啥样都不会有压力。 

第一场和亚军队，五打三胜，我打第三场。前两场都是男单，对方是两员

老将，老夫聊发少年狂，我们当然是毫无悬念轻轻松松地败下阵来。轮到我上

场，对手是一相貌秀美、身材高挑之女子，一身正规乒乓球运动员装束，最要

命的是右腿还有一护膝，看来是会家子，气闲神静。本来就矮人家一个头还多，

我这会更矮了几截下去，开始赛前两分钟练球。哆哆嗦嗦地伸直手臂，战战兢

兢地站稳脚，都到这分上了，牙一咬，脚一跺，下定决心，排除万难。 

挥了几下拍，回了几个球，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嘛！原来对手是纸老虎。哈

哈，比赛正式开始，我稍一定心，不慌不忙，应对自如。首先是保证什么球打

过来都能接到，再找准机会进攻，采取稳扎稳打的方式。我这种完全没有技巧

却很扎实管用的球技把对手弄蒙了，她有些慌了神，本来水平就不怎么样，而

在我稳定的战术和心理攻势下完全崩溃，长腿长胳膊一无所长。第一局我轻易

取胜，第二局也没有什么悬念，2 : 0，简直太轻松了。一下场，同事们簇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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